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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文化教学元素分析——以“蝙蝠”意

象为例
王梦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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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蝙蝠意象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差异较大，其所承载的文化寓意也大不相同。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在

宗教、建筑、纹饰、影视学形象等层面对蝙蝠意象的认知差异，总结出跨文化交际新模式：即尊重差异、双向交

流、构建命运共同体。在实现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同时探索国际中文教育之文化教学新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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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“蝙蝠”最近一次在大众视野中“博得”广泛关注

还是几年前。当时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，国内一致

把疫情的矛头指向该病毒的自然宿主，并赋予其“丑陋

且有毒”的负面标签。但实际上，“蝙蝠”所承担的中

国传统文化寓意与此恰恰相反，深剖其内涵对于文化教

学以及思维模式来说具有可行意义。

1 跨文化交际中蝙蝠意象的中西差异

蝙蝠意向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差异较大，下文将

通过对比其在宗教、建筑、纹饰、影视学形象等层面的

意象不同，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原因，总结跨文化交际

新模式。

1.1 蝙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寓意

蝙蝠最初只是表示一类动物，但后来随着中华民族

图腾和符码意识的觉醒，被逐渐纳入到画符行列，且在

历史推进和生命延续中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含义。在

宗教文化中，蝙蝠是神圣的代表；在建筑纹饰中，是祥

瑞的代名词。

据《苯教<蝙蝠经>研究》分析，“蝙蝠在我国藏族

苯教中扮演着神人之间的信使和世间证人的身份，其地

位是比较高的。它在民间苯教的经文中是一种特殊的鸟，

是唯一一个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，它承载着人和神的媒

介作用，民间有祭祀蝙蝠的习俗。”
[1]
《蝙蝠经》原文

以带有神话寓言色彩的对话形式成文，并赋予蝙蝠以积

极寓意加以敬畏、祭拜。可见，在藏族苯教中，蝙蝠形

象的地位很高。与藏族苯教相类似的还有纳西族东巴教，

虽地域不同、文化背景不同，但相类似的蝙蝠形象解读

却是很值得注意和思考的。

纵观两者的解读，其之所以会对蝙蝠产生敬拜的信

仰，除了受动物崇拜的传统影响外，体现更多的是古人

对不可全知物种的敬畏感，敬畏所以延伸出敬拜。英国

学者胡司德曾指出，“动物之于人，不仅仅是单纯的材

料，或抽象化为图形符号，而是人类思维在动物身上的

演绎和解读。”
[2]

蝙蝠作为一种纹饰，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

文化中，当时蝙蝠造型保存着其原始特征。春秋战国时

期记载道：蝙蝠图符多用于青铜器、漆器等的局部装饰，

造型比较自由、形式单一，所传达出的是我国古人最朴

素的自然观。
[3]
之后在东晋葛洪的《抱朴子》一书中提

到过蝙蝠：“穴中蝙蝠大者如鸟，多倒悬，得而服之，

使之神仙”。
[4]
宋朝时，在皇宫与民间的推动下，蝙蝠

造型逐渐得到大众普遍认可。后在明清两代进入全盛期，

得到民间人们的广泛追捧。

北京和珅恭王府以蝙蝠纹饰所闻名，并以“福”为

主题所打造的“万福之地”。因王府不能等同于皇家礼

制，但又要凸显其不同寻常的富贵感，便很巧妙的选取

了“蝙蝠”意象。结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字系

统分析，蝙蝠与“遍福”谐音，“蝠”又与“福”、“富”

谐音，象征着福气、富贵，被认为是祈福纳吉的祥瑞之

物，符合文字讨彩头的文化心理。在蝙蝠的装饰纹样中

不仅在文字上讨彩头，而且同时将蝙蝠图像化为蝙蝠纹。

赵梦瑶、周小儒在《恭王府的福文化》一文中分析，“蝙

蝠纹从蝙蝠这种动物由自然抽象化为生活中的艺术符

号，符合人们的心理情感，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

的追求和向往，充满着生活乐趣和信念，蕴含着劳动人

民积极乐观的心态。”
[5]
蝙蝠纹不仅表达了直观化情感，

更深层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特有的心理素质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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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追求。

我国南岭地区祠堂装饰的“福文化”在传统意义的

基础上又有所创新。广州陈家祠建筑上的“蝙蝠”，是

南岭地区劳动人民文化长期积淀的表征，也是陈氏族人

追求吉祥幸福、家族平安的精神寄托。
[6]
另外，经过对

比分析发现，蝙蝠纹在民间装饰中有很强大的适应性，

可与多种物象结合在一起，并产生多种吉祥寓意。如：

人物、祥云、铜钱、莲花等意象。

蝙蝠纹饰最凸显的应用是在民间建筑装饰上。目的

是震慑、保佑、祈福，其前后贯通的是劳动人民的浪漫

想象和真挚祈求。但除了在建筑纹饰方面蝙蝠纹有广泛

的应用外，在传统戏剧脸谱、水利工程等方面应用也很

广，都沿用了积极正面的蝙蝠意向。

1.2 蝙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西方内涵

与中国不同，西方对蝙蝠的原始认知以负面为主。

对于西方观念认知的理解有两个通俗易懂且又接近生

活的切入点。一是，西方在语言表达中古今的变化，二

是，影视艺术中的蝙蝠意向。

在《圣经》中，蝙蝠是吸血鬼的化身。据记载，原

生活于伊甸园的莉莉斯，因心生不满离开伊甸园后生活

在红海附近，后与当地恶魔生育了吸血鬼。且西方人普

遍信奉基督教，与吸血鬼相关的传说也源于此。
[7]
在基

督教中，认为血是罪恶之物，蝙蝠与吸血鬼都以血为食，

因而都被认为是恶魔。

在古希腊文化《伊索寓言》中，其所塑造的蝙蝠形

象是在鸟类和兽类间随意切换的“墙头草”形象。
[8]
这

种形象解读，与我国藏族民间成语“鸡税鼠牙”的寓意

异曲同工：都代表着一种寻找借口、推卸责任、偷奸耍

滑、左右逢源的负面形象。以上可见，中西方民间在蝙

蝠的释义上产生了交集。据摩西五经之一《利未记》记

载，蝙蝠被归入“可憎，不可吃”的范围，且是邪恶的

象征、魔鬼的代表。它具有狰狞的面目、夜间活动的习

性以及阴暗潮湿的生活环境，且形象与恶龙、恶魔撒旦

同构，还经常与女巫联系在一起，是一种邪恶的意象。

这种邪恶的意义指向实际上是跨文化交际的产物。

大家现在所熟悉的长着尖牙、身着黑袍的吸血鬼，

是 18 世纪的创作者结合美洲吸血蝙蝠特点而塑造的形

象。大多数蝙蝠以植物的果实、昆虫等为食，只有中、

南美洲的三种蝙蝠才吸食动物的血液。这证明了蝙蝠意

向内涵的不断丰富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。
[9]

美国 DC 漫画公司所塑造的蝙蝠侠形象，扭转了西

方单一的心理认知。郝健提到，“蝙蝠侠的出现具有强

烈的美国本土文化色彩，他是秩序的最后捍卫者，且完

成了全部自我身份认同和人格超越，并最终实现美国文

化认同。”
[10]

在影视文学解读中，该影片主题为“以暴

制暴”，但归根到底离不开对蝙蝠最初意义原型的解读。

社会需要英雄解决无法用法律来制裁的犯罪行为，这也

是选择本身就代表邪恶之意的蝙蝠形象的原因之一。

恶魔蝙蝠形象还与西方骑士精神和基督教救赎精

神有很大关系。通过影片可分析，蝙蝠侠形象的塑造，

离不开圣经熏陶下西方文化心理的影响，同时还带有古

希腊悲剧性色彩和人文关怀。
[11]

2 跨文化交际中蝙蝠意象分析与教学

相同的意象，在中西方解读中差别却很大，这所体

现出来的是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两者的思维观念差异。

所以更应求同存异，共同构建重合认知体系，实现跨文

化交际效果最大化，并将这种跨文化交际模式应用到文

化教学中去。

2.1 跨文化交际中蝙蝠意象差异分析

产生差异的原因多样，大体可从地域背景差异、思

维模式差异、现世理解三个层面分析，下面分而述之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生活于不同地域背景下的人，

其生活习惯、性格特点、思维模式也大相径庭。中国人

的“大陆文明”使得中国人在生活中更注重现世，思维

模式也较为封闭。
[12]
因此在对蝙蝠意向解读时，祈求现

世幸福更贴合中国大众的认知，这也是一种感性的意向

理解方式；而西方的“海洋文明”相较之下，则更注重

精神信仰，思维模式也较为开放。地域背景差异导致中

西方在跨文化交际中，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。且在交际

过程中，双方都会持有民族中心主义观念和先入为主的

刻板印象，从而造成交际障碍。

中国及东方国家注重“天人合一”、注重思维模式

直觉整体性，只求神似，更讨彩头，主要以感性为主；

而美国等西方国家，秉持的是理性原则，注重思维模式

的合理化、理性化。所以，中国人对蝙蝠“遍福”的释

读更偏感性，而西方则更注重将感官认知与思维结合，

强调逻辑、合理，从而把蝙蝠丑陋的形象与邪恶的特性

联系在一起。

相较西方，中国倾向于人，且更注重现世人伦生活，

所以把蝙蝠加工成吉祥符码，目的就是为了求福、求富。

而西方则更注重神，更注重精神层面，其文化心理更注

重宗教文化性质。

2.2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文化教学模式

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偏差的出现很正常，但应看到

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并着力解决、尽力规避。互相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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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差异、双向交流、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实现有效跨文化

交际的正确选择。

“跨文化有三种语境。一是‘cross-cultural’,

强 调 的 是 文 化 的 交 互 性 对 话 与 合 作 ； 二 是

‘inter-cultural’，强调的是平等地认识他者、审视

自我；三是‘trans-cultural’，强调的是超越分裂的

文化碎片、创造有生命力的公共文化。”
[13]

无论是在哪种语境下，跨文化交际都不是单方向的。

所以，从这个最基础的概念便可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双向

性：“双向交流是一个动态概念，且不仅发生在交际的

过程中，也存在于交际之前及之后。”
[14]
所以，针对于

蝙蝠意象的理解，应尽可能广泛地去拓宽眼界，了解对

方文化。这也是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前提和保障。

最后，应在跨文化交际基础上共同探讨蝙蝠意义的解读

差异，并在双向交流中寻找认知的最大公约数。

所谓刻板印象即对一个群体成员特征的概括性看

法。消除刻板印象，不应只宽泛于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

过程，更应具体到中西方对“蝙蝠”认知的刻板印象中。

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蝙蝠意向虽也存在负面认知，但大部

分还是以积极正面形象所出现的。而西方则应克服传统

宗教解读中对蝙蝠负面评价的影响，尽可能接受其积极

正面意义，全面认识蝙蝠意向。

“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。”
[15]

拥有宽容大度的心态远远不够，还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

的特质。如蝙蝠文化，对于西方来讲，接受蝙蝠纹饰的

美好寓意未尝不是坏事，而中国受众接受正义的“蝙蝠

侠”形象也可让人理解社会正义感的丰富内涵。这样都

可为自身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认知角度，以丰富眼界、

放大格局。

文化教学教的不单单只是某个文化元素，更为重要

的文化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。面对不同文化中的相同意

象，出现差异化解读是正常现象。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

师，不应因文化差异而感到不解，而应站在更宏观的角

度分析文化差异，并通过差异认知的小切口，激发学生

好奇心，全面展示文化元素内涵，更好地进行文化教学、

传播中华文化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客观全面的认识并解读文化元素，

才能更好地将这种“展示-对比-交融”文化教学模式运

用到实际教学活动中去！

3 结语

总之，蝙蝠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不免会产生理解偏

差。通过跨文化交际新视角——即尊重差异、双向交流、

构筑人类文明整体观意识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元素，

并探索一条适合文化教学、文化传播的新道路，才是跨

文化交际在国际中文教育上实际应用价值真正体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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